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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】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清是一名中学教师，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身体健康了；平时他按照“真善忍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在教学中尽职尽责，为他人着想，教学工作受到学校领导、师生和家长的高度评价。   





下面是周清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人生故事：


一、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


1996年的夏天，作为气功爱好者的我到书店寻找气功书时，看到四本《转法轮》，就买了一本回家看。两个月后经学生告知，我找到了京山县大礼堂炼功点，学了法轮功炼功动作，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
我本来身体并无大病，但体质不太好，冬天时常咳嗽，吐出一种很粘的痰，痰的下边都落到地上了，而根还在喉咙里，很是难受；修炼法轮功后，当年冬天该症状便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


另一表现就是我身上带有良性乙肝病毒，修炼前，一次只能吃一、两块肥肉，修炼后一次可以随便吃上七八块都没问题。也就是说我通过修炼法轮功，体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    


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也明显地感受到自己道德的升华，这体现在很多方面，由于篇幅所限，又由于我是一名教师，仅举两个例子说明自己修炼后的变化：


学生评教：百分之百的“A”


那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，一次我带高一两个班的课，教学过程中我总是尽量按照“真善忍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比如批改作业时不只是打勾或打叉，同时还注明问题出在哪里，或对某些学生给予鼓励等。快到一年时，学校按常规进行教学大检查和学生评教，学生评教是每个班的学生对教本班的所有老师进行综合评价，包


括业务水平、教学成绩、师德规范等许多方面，分A、B、C、D四等。为了避免有不正确的导向，学校规定：百分之零的作废，百分之百的也作废，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是不可能的。


但在这次的学生评教中，我就正好得了个满分：全班七十六名学生，人人都给我打了个“A”等。而且学校根据我一贯的表现，认可了这个百分之百。另一个班上的得分也是班级最高分。当时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开玩笑说：真不愿跟你带同一个班的课，总是屈居第二。


学校评价：不求名利令人叹服


有位同事生病住院了，老师们都去看望，但都忘记了另外一件事：帮忙上课。而且，学校领导也忘了。我发现这个问题后，默默地帮助把课上了。等到有关领导想起这事，我已经上了好几节课了。


代课结束后，有关领导找我问起代课节数。因为这位教师少上了课，要扣除相应的钱，而我则要得相应钱的一点五倍（学校的规定）。我说，同事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。同事生病了，本来就痛苦，还扣别人的钱，不太好。而我也不会计较这些。而且我也确实不记得我到底代了几节课。


几天后，领导给了我一封信。原来领导找到别的老师核实了我的代课情况，如实算了代课费，还另外奖了我80元。我思考再三，决定将这80元退还，便写了一封回信，告诉领导：我们炼功人本来就是要为别人着想的，不会在帮助别人时还想得到回报。若是反而多得了报酬，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。


领导见到信后，直接找我谈话说：我知道你们不求名利，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并不在这里，我们学校太需要这种精神了。这80元钱也不是奖给你个人的，而是为了鼓励这种精神。我见领导有如此好的认识，便收下了领导的一片诚心。几天后，学校通报了这件事，最后写道：“……不求名利，令人叹服。”


二、迫害中依然工作尽职尽责


迫害法轮功后的二零零零年，学校安排我同时带高二的三个班，我一样的尽心尽力。一次月考后，学校按照以往高考中的一本二本分数线划线，评价各班的学生考试成绩，我带的三个班得了六个A等（也就是全部是A）。


为迫害而造假、造谣


迫害初期，校长黄晓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：锣做锣打，鼓做鼓敲，那意思是虽然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，但工作成绩还是肯定的。但到后来，就连基本的事实也不顾了。比如：在青年教师竞讲比赛中，我得了物理组的第一名，他叫中层干部许华东私下给我奖金，但荣誉名单上却不写我的名字；学生评教中，我又是班上的第一名，他又把我的名字去掉，把第二名当成第一名，同时又在教师大会上说这次学生评教是完全公正的，领导没有任何的……年终评选中，我总是不及格，一位老师同情地说：对不住你，上面有规定。


一次我问人保主任张本贵老师，为什么对我造假？他说：你还说呢，那一次上级问我，说你表现的怎样，我只说了句“还可以”，他就说我政治觉悟不高，并说：炼法轮功的教得再好都是不好。以此同时，县里的媒体又在宣称：炼法轮功的不要家庭，不管（接下页）（接上页）孩子，工作不努力，年终评比不合格。


关押期间，学生及家长强烈要求放我去上课


到这学期中途的时候，教委主任李金标到学校考察时，专门找我，问我是否还在炼法轮功，为什么炼？我仅回答说：在炼，因为对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好处。他就说我“反党”，要马上把我关进看守所。


这以后，我被开除教职，多次被绑架囚禁、关洗脑班，并遭非法判刑等迫害。


我刚被关押不久，学校正好又进行学生评教。一位家长在对我的评价上写着：强烈要求工作责任心强的、炼法轮功的老师回来上课。这位家长就是学校的一位领导，她女儿在我班上，我带她们之前的一次考试，他女儿得了39分，我带了几个月后，这次考试中，他女儿得了123分。还有一位家长告诉我，她们好多家长到校长办公室找校长黄晓秀，要求放我出来上课。可黄晓秀吼她们：我的老师是我管还是你们管？


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，学生由于没有合适的老师上课，写联名信到学校和县委，要保我出来上课。学校和县委不但不接受学生的请求，反而造谣说“周清煽动学生造反”，因此而对我长期关押。（文/大陆法轮功学员）


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（即法轮大法）以来，周清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“真善忍”，多次被迫害，被开除教职，多次被绑架囚禁、关洗脑班，并遭非法判刑等迫害。曾一度被迫害致下肢瘫痪。


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，当时四十五岁的周清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，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。◇











贵阳优秀教师诉江状中的人生故事








截至2017年7月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2.78亿。








“帮我退出这个骗人组织,跟它丢不起这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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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(标题不能为空白)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。突破网络封锁，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.minghui.org。


请下载自由门、无界等软件，更方便可靠。    











“天安门自焚”—中共导演的假案





【身边故事】





1.中共嫁祸法轮功的世纪谎言


2001年8月14日，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，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。国际教育发展组织（IED）发言说：“我们的调查表明，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……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（天安门自焚案）的录像片，并从中得出结论，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。”面对确凿证据，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，没有辩辞。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。


2. 中共标榜的核心价值观


中共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标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广告牌：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，迷惑着不少不知真相的民众


3．入木三分的漫画


从中共的世纪谎言到核心价值观，中共的无耻难以形容。以下漫画或许入木三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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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001-201-625-6301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一次，我打电话给人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，一中年男子接到电话，说你们那“自焚”太可怕了。我说：“你上当了，‘天安门自焚’是假的、是演戏。”他说绝对不可能。


我告诉他：“2001年时，江泽民眼看着当时打压法轮功已经进行不下去了，于是便制作导演了那场伪火，以此激起民愤，作为他迫害的借口。请问：你看见哪个警察背着灭火器在天安门广场站岗巡逻？那个被烧伤的小女孩，做了气管割开，四天后能唱歌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众所周知人的头发最易燃，你看那个自焚者王进东，衣服、脸都被烧成了那样，可头发却完好无损，再看他两腿中间放的装汽油的塑料瓶子连形状都没变，不是在演戏吗？就连央视记者都不得不承认那是补拍的镜头……”


这时我听到对方开骂了：“共产党太缺德了，骗你真是没商量，啥事都能干出来，赶快灭了它，越快越好，帮我退出这个骗人的组织，跟它丢不起这人。”最后，他叹气说：“唉，象我们这些并不算笨的人，却被骗得象个傻子一样。幸亏你告诉我真相。”◇ （文/大陆法轮功学员）











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001-201-625-6301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










不搞特权的领导





【明慧网】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。法轮功把我这个原本争名夺利、争强好胜的人，变成了淡泊名利、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修炼者。


1996年，组织部征求我意见，要我去边疆支边3年，当时我就表态同意。他们很感动，因为都嫌去边疆条件艰苦、时间长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不安定等，没人愿意去。而我有70岁的父母和8岁的女儿需要照顾。


区委领导专门带记者来我家采访录像，问我为什么这么果断就服从安排去支边？我说，我是法轮功修炼人，做事应该先考虑别人，这是个吃苦差事，我不去吃苦，就得别人去吃苦。


在组织部专门为我举办的送行晚宴上，区领导说：“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我看过，讲修心做好人，很好的。我建议大家都看看《转法轮》，看了这本书，我们社会就不存在不安定的问题了。”


我支边的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多数农民饮水还是沿袭传统的“饮涝巴水”，因涝巴水外露，换水时间长，不卫生，当地副伤寒、肝炎、痢疾、肺结核等传染病多有发生，特别是外地干部，下乡都吃消炎药，即使这样，也时常害病求医。县委书记对这些干部说：“看看人家某书记（指我），炼法轮功，身体多好，天天下乡工作，从来不闹病。”


我支边的地区，凡是领导下乡或外出用餐，都是随行的下属买单，领导坦然接受，普遍这样。我感到这不符合法轮功“真善忍”的要求，这属于领导特权，侵犯别人的利益，不是善良的行为，这种事情我绝对不能做，所以凡是由我带队下乡，一般中午在外面餐馆就餐，我都抢着买单。农忙时节，我就从县城买上几十斤蔬菜或米面带到乡镇去，与住在乡镇的干部同吃同住，不搞特权，为此，我与乡镇干部的关系都很融洽，他们说，炼法轮功的领导和别的领导不一样，没有领导的架子。


我在任职副县级领导近三年的时间，没有让秘书替我写过一篇文字稿，也没有让生活秘书替我洗过一件衣服，拒绝过多次红包贿赂。◇（文／大陆法轮功学员）




















